
在人类进入蒸气时代
之前，大型石料的开采与
运输都是一项异常艰辛的
事情。放眼世界，无论是埃
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还
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这些巨大的石砌建筑都拥有一
个血腥的建造过程，那些由战俘、
囚犯、奴隶组成的建造队伍，每天都在
重复着一个令人发指的内容，那就是用
生命换取石头，用源源不断的白骨为不
断拓展的工程进行奠基。

所以，在这些雄伟建筑的背后，都
隐藏着无数悲惨的怨灵。

这时候，茶陵县委宣传部的张老师
给我们请来了一位老先生，介绍说老先
生祖上八代人都生活在城墙边，当年之
事经祖辈口口相传，虽然年代久远，也
无半分遗漏。他退休以后，因为对古城
墙拥有深厚的感情，已在城墙边义务讲
解了 18年。

这种热爱和坚持，令人顿生敬意。
老先生衣着简朴，神色安详。相互

颔首后，他便娓娓道来一些与城墙有关
的历史典故。

他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荼陵口音，
让人听起来十分费解，但经仔细聆听，
还是能够略懂几分。

他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县令兼军
使刘子迈是一个忧国爱民的官员，口碑
极佳，辖区内数万百姓纷纷响应号召，前
来参加工程建设，只用时一年有余，城墙
便顺利竣工。

这让人很意外，原以为，这段城墙
说不定也是南宋横征暴敛的产物，哪知
结果截然相反，政通民和的建设背景让
我对这段古城墙徒然增添了几分好感。

在城墙上缓慢行走，一个又一个墙
垛循序渐退，墙下的洣水静静流淌，这
些流动的物体，让我想到了时空的迁
徙。

800 年的光阴，应该就是这般悄然
而逝。

倚着城墙，轻扶墙垛，将目光逐渐
放远，思绪轻扬中，似乎能料想到当年，
这墙上排列着披坚执锐的士兵，手中的
武器，在阳光下折射出凛冽的寒意；带
队的将领在城墙上来回踱步，将系于腰
间的长剑握了又握，警惕地注视着洣水
对岸广袤的田野、河面上来回穿梭的木
船；城墙下，满载货物的马车缓缓而过，

“得得”的蹄声震碎了晚霞。
南宋的夜色落下来，一切都归寂于

历史，只剩下一堵厚重的城墙，横亘在
河岸，向人们无言诉说着那年、那月、那
时光……

拾阶而上，立于城墙，视线豁然开朗，四面
八方的光线和风像潮水般汇聚而来，顿时给人
一种凌于高处的畅然。来不及细看远处的风
景，忙不迭将视线收近，细细打量起脚下的城
墙。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城墙
作为防御工事，几乎是大城市的标配设施，在
南京、西安、苏州等很多城市，现在都还保存着
比较完整的遗迹，它们除了材料上略有区别，
式样都大同小异，比如：都是“井”字型结构，以
东、南、西、北设置若干道城门，城门之上是飞
檐式建筑风格的城楼，城楼除了能够烘托出城
门的巍严与庄重，也是值班将领的休息、办公
场所；城墙之上垛垛相连，便于士兵隐蔽击杀
攻城的敌军；而隔空相望的诸多敌楼则是用来
贮存武器和用于士兵休息。

茶陵古城墙和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并无
两样。墙体则由青砖构成，墙面光滑而又整
洁，这令我感到很诧异，几个世纪过去，无论
是自然的风雨侵袭，还是战争的炮火硝烟，都
应该会在墙上留下摧残的印迹，然而，我并没
有看到。

经历史考证，茶陵古城墙原有 3353 米，大
部分毁于崩塌、战火和洪灾，如今我们看到的
484 米城墙是历经数次修整过后的产物；而且
最初城墙的材质不是青砖，是由巨大的条状紫
砂岩石堆砌而成。

遥望四周，发现县城地势平坦，土质松软，
这石料又从何而来？

她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云阳山。

城墙在洣水河畔，我们自古城遗址
“迎湘门”而入，漫步在石板路上，越靠
近水边，越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阒
静。道路两旁都是连片的旧宅、青砖、黑
瓦，木质的门窗，加上栏杆式建筑的特
征，让人很容易推测出它们应该属于清
代，靠近墙上悬挂的文物保护铭牌一
看，果真如此。历经上百年的风雨，这些
建筑虽然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但岁月
落下的尘埃还是让它们充斥着衰败的
迹象，加上如今人去楼空的寂寥，在阴
霾的冬日中凝结出一层萧瑟的凉意。

石板路、古民居，古城墙，这些元素
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当今茶陵的一张
文化名片。

茶陵的城墙始建于南宋绍定五年。
这一年，北方的蒙古军在三峰山之战中
大败金军，对汴京形成合围，金哀宗弃
都而逃，金国政权摇摇欲坠，蒙古军队
南下之势，让与金国毗邻的整个南宋未
雨绸缪；而在国内，湘南暴发了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数次逼近茶陵，综
合来看，在彼时修建城墙应该不是偶
然，而是契合了南宋当时的国际、国内
形势。

茶陵北抵长沙，南通广州，西接衡
阳、东邻江西，于西汉(公元 202)年置
县，历来都是交通要塞。在古代，商品在
陆路流通都会形成固定的线路，如西域
的丝绸之路及唐藩古道，而茶陵因为特
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了后来湘赣茶盐
古道的一部分。丰富的流通商品催生了
一个古老的职业——山贼，他们不仅抢
掠商人的货物，而且经常会进入城镇打
家劫舍，所以，修建城墙实际上也是出
于百姓安居乐业的实际需要。

城墙由当时的县令兼军使刘子迈
负责修建，作为一名七品官员，刘子迈
的政治影响相当有限，所以在历史上并
没有留下太多的生平史料。在城墙镶刻
的碑文中，当地的史学家描写了与其有
关的一些内容，茶陵县城临水而建，在
修筑城墙时，刘子迈集思广益，一是在
城外开挖沟壑引入洣水，形成凭江为
险，以濠为堑，据城而守的军事防御体
系；二是以修建城墙为契机，构筑以堤
护城，以城防洪，以濠泄洪的防洪体系。
这种军民两用的设计思路，淋漓尽致的
展现了古代人民的生存智慧。

醴陵历史上的
那些会馆

刘放年

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
成的民间团体，大体分为三种：有供科举之士
居停聚会之处，称为“试馆”；以工商业、行帮
为主体的同乡会馆；由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
会馆。

醴陵是移民县，也是通商口岸。因此这里
的会馆基本都属于同乡会馆和移民会馆。醴
陵的会馆有设于醴陵以外的，更多的设于醴
陵城内。

设于醴陵以外的主要有“醴泉堂”，位于
汉口。在汉口设有长沙会馆（建于清道光年
间），醴陵居第一厅。会馆坐落于汉口董家巷，
规模宏大，中有戏台。民国十四年，湘乡的曾
某会长私自将第一厅出租，致醴陵人愤慨不
已。傅熊湘、陶樾吟等据理力争，将租户斥退，
正名醴泉堂。同时还在汉口河街建有“萍醴码
头”，并设公所，谭延闿曾撰联云：“萍水相逢，
主宾皆美；醴泉不竭，江汉同流”。此外还有民
国初年设于长沙的“醴陵驻省同乡会”等。

历史上醴陵几次移民大迁徙，所剩的土
著很少，移民大多来自江西、福建、广东。到民
国时期，醴陵城内还设有豫章会馆、福建会
馆、广东会馆。城郊还有福建围、江西义山等。

豫章会馆，又名万寿宫，设于老城原西后
街，明代西帮（江西）创建。内祀许圣真君。民
国志载：“凡赣人落拓于醴者，资以川资，病给
医药，死无所归者，则畀以棺槥”。位于城南郊
的“江西义山”便是他们建的公墓陵园。此外
设于白兔潭、美田桥等会馆有十六家。

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设于原汤家巷。
清道光二十九年，由闽帮（福建）所建，祀天后
（福建林氏女）。清末并设有崇实学校。还在王
仙、浦口、神福港等设有会馆。

广东会馆，又名南华宫，设于原育婴街。
祀六祖慧能。清乾隆中叶，由粤帮（广东）所
建。时县令黄圣之撰联云：“作尹槐花封，喜是
间水绿山青，定有人才夸玉笋；抚时刚荔熟，
问诸君酒余茶后，可曾诗梦忆珠江”。民国初
年并设培元女子学校。在王仙、枧头洲、泗汾
设有小学。

会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商帮文化发
展的产物，它作为乡谊联系的纽带，是客居他
乡的商人自我构建，自我认同的精神象征。

会馆文化至今还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醴陵在进行
老城改造的规划与建设时，会馆也列入其中。

风雨800年

茶陵古城墙的前世今生
肖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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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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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
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既有历史之渊源，
亦含文化之传承。

手头有一本 1997年版的《株洲市志》，闲来无
事随手翻阅，发现株洲有几个地名背后深深镌刻
着这座城市悠长而厚重的历史印记。

火把冲的“火把”
“火把冲”位于今天株洲荷塘区果木园一

带，也就是现在的株洲市工业学校和湖南工业大
学东校区那一片区域。火把冲的“冲”在湖南方言
里指的是“山区的平地”，所以从地名我们就大致
可以判断这里地势相对平坦，而且周边会有山丘
环绕。

《株洲市志》记载，“火把冲”在历史上是醴陵
到长沙的必经之路，因为长沙和醴陵的商业联系
非常密切，商贩络绎不绝，运送货物的马车来往
不断，巨大的人员流动让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十
分繁华的小商埠。

谈到“火把冲”名字的由来，要从 160多年前
的太平天国起义说起。1852 年 9 月，太平军北上
攻打长沙正是选择了这条交通要道。为了便于行
军时的指挥和联络，太平军兵卒手里的火把照亮
了整个天空，随手丢弃即将燃尽的火把时却意外
地引燃了附近的莲花山。这把大火烧了整整七天

七夜，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
“火把冲”。

凿石浦与庆霞寺
凿石浦，又名凿石埠，区域大致相当于现在

天元区湘水湾和楚天花园。凿石浦曾经建有一座
著名的庆霞寺。据《凿石浦志》记载，庆霞寺始建
于唐贞观元年（公元 627年），香火曾经一度十分
的旺盛。

唐大历四年（公元 769年）仲春，大诗人杜甫
溯湘江而上，途经凿石浦。因为被凿石浦秀丽的
风光所吸引，杜甫让船家早早停船，准备留宿在
凿石浦边上的庆霞寺。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
午，大诗人站在湘江边，春天的湘江是美丽的，江
面上渔帆点点，长天里沙鸥翔集，近看花红柳绿，
远眺村落俨然……看着眼前的一切，诗人的心情
难得地愉悦起来，和煦的春风也慢慢抚平了他紧
锁的眉头，一丝笑容爬上他沧桑的面庞。真是一
片大好春光，大好江山啊。

夜深了，在庆霞寺的孤灯下，伴着悠长的钟

声，杜甫轻声吟诵出了这样的诗句：“早宿宾从
劳，仲春江山丽。飘风过无时，舟楫敢不系。回塘
澹暮色，日没众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灯死分翳。
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卒
岁。斯文忧患馀，圣哲垂彖系。”

暮年的杜甫是凄苦的，面对国家的变乱，他
悲苦郁积，难以释怀。但面对凿石浦的绝佳景致，
诗人吟出了“仲春江山丽”这样优美的诗句，可以
想见闪过他心头的那份轻松与欣喜。仅以此而
论，凿石何幸，株洲何幸啊！

《凿石浦志》记载：南宋时，书法大家米芾钟爱杜
甫的诗文，曾沿着当年诗圣的足迹溯湘江而上。在凿
石浦，米芾曾挥毫写下“怀杜崖”三字，遗憾的是，如
今，凿石的庆霞寺和怀杜崖石刻早已湮灭无存了。

芦淞区的由来
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年），孙权在此设

建宁县，作为株洲发祥地的芦淞区就此发端。
1997年 5月 31日，国务院批准株洲市在南区的基
础上设立芦凇区，因为该区的政府所在地设在芦

淞路，故命名为“芦淞区”。
芦淞两个与抗战有关。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8 月 13 日淞沪

会战爆发，在此期间大量涌入的难民让株洲的商
业和手工业出现了繁荣。1937年 9月至 1939年 9
月，日寇对株洲进行了多次轰炸。为阻断日寇南下
进攻，国民党军队拆毁了当地一座桥梁。1941年，
大桥修复。为了牢记历史，修复者从“卢沟桥事变”
和“淞沪会战”中各取一字，将新修复的铁路桥命
名为“芦淞桥”，而毗邻的街道也就被称为“芦淞
街”了。

资福寺
天元区江边有一座非常气派的寺庙，那就是

资福寺。历史上的资福寺原址并不在此，而在今
天的芦淞区解放街。

《湘潭县志》中对资福寺有这样的记载：“资
福寺在株洲，田册四亩”。《株洲市志》的记载则更
为详细：“资福寺在株洲市南湖街 79 号，据传为
梁武帝时建造。”该寺自建造以来，一直香火旺

盛。1918 年，株洲资福寺观音堂在南北战争的战
火中焚毁；1944 年 6 月 16 日，株洲沦陷于日寇之
手，资福寺住持峨眉法师奔走南岳；50年代后期，
资福寺遭受致命的破坏，佛像被运走，两壁碑刻
被取出铺地，佛殿被改作住房；1964年，资福寺为
株洲市镜花厂租用，后被改为株洲市低压开关厂
员工宿舍。因年久失修，资福寺破败不堪。1998年
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资福寺迁往天元区重
建，气势大胜往昔。

株洲资福寺何以在历史上如此有名呢？这要
从南宋名将刘锜的一次造访说起。据《湖南县志》
记载，绍兴 25 年（公元 1155 年）刘锜被任命为潭
州知府，加太尉。在任期间，刘锜来到株洲资福
寺，寺中住持见他器宇轩昂龙行虎步，就再三叩
问姓名。刘锜一语不发，挥毫在寺中的墙壁上写
下“迅扫妖氛六合清，匣中宝剑气犹横，夜观星斗
鬼神泣，昼会风云龙虎惊。重整山河归北地，两扶
圣主到南京，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滔滔问姓名”
的诗句，然后一语不发掷笔而去。当僧人们得知
这位访客就是刘锜时，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湘江无声流淌，城市日新月异。伴随着呼
啸而去的高速列车，人们对这座城市历史的记
忆也变得日益模糊，但那一个个古老而又鲜活
的地名却依然在诉说着这座城市那或喜或悲
的故事。

株洲地名背后的历史印记
云鹏

地名文化

株洲往事

民国时期，设于汉口的长沙会馆，醴陵会
馆“醴泉堂”设在第一厅。

▼远观城墙上的角楼，似乎能料想到当年，这
墙上排列着披坚执锐的士兵，手中的武器，在阳
光下折射出凛冽的寒意

古城墙共有城门六个古城墙共有城门六个，，现现
仅存小西门仅存小西门————““迎湘门迎湘门””，，我我
们便是由们便是由““迎湘门迎湘门””入城入城

去炎帝陵采风，途经茶陵。车窗外山峦叠嶂，此起彼伏，蜿蜒向天际。这些山有别于湘南常见的丘陵，它们高大，雄伟，像出
鞘的宝剑，直插云霄。山峰云雾缭绕，在流动的云层中若隐若现，放眼望去，天地浑然一体，让人感觉到莫名的厚重与大气。

茶陵，因炎帝崩葬于茶乡之尾得名。
陵，在中国的古文化中，一般泛指帝王之墓。拆解来看，阜，大山；夌，攀越，合起来是“攀越大山”，引申后便有“升天通

道”的意思。中国帝王之墓大多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背山面水，希望依托山河之势，来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升华。所以，作为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炎帝，崩葬在这莽莽群山之地，实属情理之中。

茶陵县城最有名气的当属南宋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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